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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悟

世间万象 凡人心迹

陪 伴
刘洪文

强子的母亲去世后 ， 父亲显得异
常孤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父亲性格内向，无甚特殊爱好。 他
不吸烟 、不喝酒 ，也不爱打麻将 ，在别
人看来他就是个不合群的倔老头。

看着他经常对着窗外发呆 ， 倒让
强子更加担心起来 。 尽管强子时常抽
时间陪陪父亲 ， 可老人家却依旧很少
说话 ，像是有心事 ，又不知从何说起 。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 。 不是同龄
人，永远难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这样下去怕是会憋出毛病吧？
强子把烦恼说给朋友听 。 朋友笑

了，说：“我给你出一个招，你可以试试
教他上网。 现在有很多老年人都上网，
毕竟网上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可
以聊天，也可以打游戏 ，分散一下老人
的注意力，也帮你分担点儿压力 ，岂不
是两全其美？ ”

强子想想也是。
于是 ， 强子特意从电脑城购置了

一台电脑，配置都是当时最好的 ，为了
父亲，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强子把电脑放在父亲的卧室里 ，
并且教会了他简单的上网常识 ， 还帮
他申请了 QQ 号。

从此，父亲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 ，
精神上也有了寄托 ， 并且他的电脑学

得还挺快。 茶余饭后，常见他上网聊会
儿天 ，更多的时间则是玩一款 “偷菜 ”
的游戏。

这款小游戏很有意思 ， 用户在里
面扮演一个农场的农场主 ， 在自己农
场里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 。 可
以播种，可以浇水和施肥 ，也可以去邻
居家“偷菜”。

常陪父亲玩的人 QQ 头像是个老
太太，看样子他们的年龄相仿。 这真的
让强子轻松了许多。因为父亲总算是有
的玩了，并且还有人陪伴了。 强子也就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了。

强子偶尔调侃父亲两句 。 他说 ：
“这回有老太太陪你玩了 ， 该高兴了
吧？ ”

父亲微微一笑 ，既不解释 ，也不多
言。

强子偷偷看过父亲和那个老太太
的聊天记录 ， 无非是一些打听身体情
况和子女状况的小事 ， 有一搭没一搭

的， 在强子看来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
间 ，可他们却似乎很聊得来 。 因为打
字受速度限制 ，表情符号倒是用了很
多。

强子暗笑他们的无知 ， 不擅长打
字就聊表情 。 这可真是老小孩 、 小小
孩， 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没法理解他们
的真正想法。

有一段日子 ， 对方的老太太不知
是什么原因，忽然很少来上线 ，发消息
也不回。

父亲变得焦灼起来 ， 有些心神不
宁，跟强子说话时也常心不在焉。

了解情况后 ， 强子安慰他 ：“也许
是对方最近有什么事吧 ？ 或许是出远
门了也说不定 ， 等一有时间她也许就
会来上线了！ 不用担心。 ”

果然不出强子所料 ，半个月后 ，对
方的 QQ 头像又亮了起来 ， 似乎聊天
时的输入速度也比以前快了 ， 总之是
游戏照打，一切如常……

强子就这样又悠然地过了大半
年，直到父亲病重住院。

父亲得的是不治之症 ， 发现时已
是晚期。 强子本想瞒着父亲，可被医生
说漏了嘴，本以为老人会在意 ，可让强
子没想到的是他很淡定 ， 坦然接受了
现实。 父亲说：“人活百岁，终究难免一
死，和你母亲比起来，我已经算是长寿
了，多活了这么多年，可以了……”

在医院的日子 ， 是强子陪父亲最
多的时光，也是强子最为珍惜的日子。

看看时日无多 ， 父亲把强子叫到
床前， 断断续续地说 ：“替我……转告
对方……我不能……再陪着她了……”

父亲走了以后 ，强子处理完后事 ，
第一时间打开电脑，联系了对方。 简要
地说明情况后 ， 强子告知了父亲去世
的消息。

没想到，对方很快回复道 ：“其实 ，
家母半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强子的心忽然一动 ， 泪水就扑簌
簌地落了下来 ，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油然而生。

那之后 ， 父亲的 QQ 和那个 QQ
号一直在强子的 QQ 里亮着 。 强子建
了一个老年人活动群 ， 大家在群里玩
得很开心，聊天、放松，打游戏，两位老
人的头像就这么一直保留着……

低头捡拾的时光
章铜胜

一个人散步时，看看周围的风景之
外，也喜欢低头看看脚下。 有时也会有
一些意外的发现，随手捡拾起来的一些
小东西，会觉得很有趣。

在凤凰山下， 沿小河边的那条路，
是我常去散步的一条路。河边是树龄在
四五十年的枫杨。 树老了，各自经历的
风雨不同，便各有形态，尤其是枫杨，干
和枝都比较脆， 在大风中容易折断，就
更好看了。 在河边散步时，常会放慢脚
步，抬头看看那些枫杨树，低头看看脚
下的路。枫杨落叶早，在枫杨树下，一地
枫杨的落叶， 让人最早感知秋天的到
来。 枫杨树是发芽较早的树，是不是一
棵树在春天萌发得早，在秋天就会早一
点落叶呢？也不一定，柳树发芽早，落叶
也迟，枫杨却不一样。夏末，我在枫杨树
下捡拾起一枝枫杨的羽状复叶时，它已
经变得金黄了。 我拿在手里，慢慢地走
着，枫杨的黄叶一片片地从那枝叶柄上
掉下来，飘然落在地上。 我低头捡拾起
来的， 原来是一段不堪捡拾的时光，它
属于那棵枫杨树，也属于我手中的那枝
枫杨的金黄色羽状复叶。 时光匆匆，又
怎堪捡拾呢？

在河边的树下， 于枫杨的落叶间，
还看见过一只落在地上的蝉，人捡起那
只蝉，忽然感觉树上的蝉声稀了，不如
盛夏时的吵闹、稠密。那只蝉拿在手里，
轻飘飘的，像是被风干了一般，它的蝉
翼微张，头部还是深荸荠色的，有蜡质，
摸上去，很光滑。 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
蝉，没有什么用处，我把它放在了树下，
感觉自己低头捡拾起来， 又悄然放下
的，是一只蝉的夏日时光。

发现那只蝴蝶时，它正停在修剪成
圆球的红叶石楠上， 我远远地看着它，
黑色的翅上，分布着一些黄色的点状花
纹，很好看。我看了一会儿，朝它走近了

一点，它没有动，再近一点，它好像也没
有注意到我在靠近。当我向它伸出手去
的时候，它依然没有动，在我的手将要
触到它的一瞬间， 快速地收了回来，我
知道那只蝴蝶死了，在红叶石楠碎白的
花间。我只是站在旁边看了看一只在花
间死去的蝴蝶，或许它只是累了，停在
那儿休息一会儿。属于一只蝴蝶的最美
好的时光，一定是在花丛之间，一定是
在它飞舞的翅上。 也许遇见了，就应该
被我们收藏、珍惜。

想起自己曾经低头捡拾的一些时
光，现在想来，仍然快乐如初。 彼时，收
割麦子，是依靠人工的，麦收后，地里总
会遗留一些麦穗。周末，或是放学后，我
们会沿着麦收后的麦垄走，边走边捡拾
麦穗，有时能捡到一大把，运气好时，能
捡到一小捆，那是可以回家向父母邀功
的。 每从地上捡拾起一根麦穗，都会让
我们开心不已。 我们捡拾起麦穗，也捡
拾起一些快乐的时光， 那是当时的快
乐，也是日后回想起来的快乐，如此简
单，却又如此恒久。

收过的山芋地和花生地里，也会有
一些未收尽的山芋、花生。 周末背上一
把锄头，拎着一个竹篮，便去山芋地、花
生地里碰运气了。 已经挖过的山芋地，
土很松， 锄头轻轻一挖便能翻过来，山
芋都是藏在土里的。花生地一般不会去
挖，只是随意看看，见到花生就捡起来。
收过的花生地，一般不急于秋种，一场
雨后， 遗留在地里的花生便萌芽了，看
着地垄上鼓起一小块， 或是裂开了一
点，用脚一踢，就能找出嫩白的花生芽
来。花生芽雪白、脆嫩、微甜，放点红椒，
素油清炒，便鲜甜无比。 在不同的年纪
里，我们低头捡拾起来的，是不同的快
乐，也是不同的时光所赐于我们的种种
美好。

“云”过父亲节
魏益君

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分布在不同的
城市工作，赶上工作繁忙，很难聚齐到
乡下给老爹过父亲节。自从有了家庭微
信群， 父亲节就过出了新花样。 特别
2020 年的父亲节，因为疫情原因，我们
都不能回去，而“云上”的父亲节，却别
开生面，亲情浓郁。

那天小妹出主意， 说父亲节既然回
不了乡下， 就在群里每人给父亲发个专
包吧，并说出发这个专包的理由和故事。

那天父亲节晚上， 我们 “云上”聚
齐， 父亲乐呵呵地点开我发的红包，戏
谑地问我：“老大，你们兄妹当中，顶数
你有钱，为啥只给我发了十一块？”

我说：“爹，您还记得那年的十月一
日国庆节吗？” 我开始讲起了那个镌骨
铭心的故事。

那年我当兵在部队，训练时不小心
摔伤，小腿骨折。谁知住院无聊时就写
信把这事告诉给了家里。父亲接到信放
心不下，拿着信封就来到我当兵的那座
城市。可到了车站下车，却怎么也找不
到信封了， 部队的代号也没有记住。正
是国庆节当天，车站里人流不断，父亲
就在车站打听部队，可那座城市的驻军
有好几个呢，怎么也问不出个头绪。

天黑下来了， 父亲依然四顾茫然。
最后父亲不得不走进候车大厅蹲了一
宿。第二天，望着那个偌大的城市，父亲
哭了。那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在通讯
极其落后的年代，就是靠着一个地址找
人的，可父亲丢失了信封，也没有记住
地址。

就在父亲不吃不喝，几乎绝望的时
候，碰上了一个探亲归队的战士。父亲
喜出望外，追着那个战士询问。可巧，那
个战士和我同一个部队。当那个战士说

出自己部队的代号，父亲一下子就记起
来了。

父亲来到部队时， 我已经出院。当
看到蓬头垢面，背着一袋家乡土特产的
父亲时，我一下子哭了。父亲也擦着眼
睛说：“都怪爹不小心， 弄丢了信封，还
记性不好，要不昨天就到了。”

尽管父亲一股脑儿倒出了许多好
吃的，想到父亲不吃不喝，蹲宿车站的
情景，我怎么也无法下咽。

我讲完了，父亲埋着头嘿嘿笑起来：
“那时候要有这么一部手机就好了！”

父亲接下来问二弟：“你发三百怎
么讲？”

二弟说：“您忘了，那年我报名学习
厨师，眼瞅着报到的日期临近了，三百
元钱的学费就因为咱家穷，您跑遍了亲
戚也没有借够。 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您突然回家说钱凑够了。后来我才知道
您为了我上学， 偷偷到医院卖了一次
血。这三百元钱我永远都不会忘的！”

二弟讲完，群里短暂的沉默。
还是父亲打破寂静，笑嘻嘻催着三

弟发红包。三弟发了五百的红包，也说
了他发五百专包的理由。父亲听着就憨
憨地笑：“这不都是当爹的应该做的吗，
你们还有心都记着！”

继而，父亲又问小妹：“那你发一千
一怎么讲啊！”

小妹就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 说 ：
“爹，您一直最疼我了，好吃好喝的都紧
着我。我现在虽然出嫁，离您远了，但咱
父女的感情没远，一心一意，始终如一
啊！”

父亲听着， 幸福地笑着说：“行，这
些钱我都留着，等你们春节回来，我使
劲买好吃的！”

红旗，红旗
李良旭

1943 年，父亲在新四军第七师任骑兵排排长。在炮火连天的
抗日战场上，新四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打得敌人丢盔弃
甲，溃不成军。

父亲至今还保存着当时他们新四军的一面红旗。 这面红旗，
父亲看得无比珍贵，一直珍藏着。这面红旗的上面，还残存着斑斑
血渍和弹药烧焦的痕迹。父亲说，为了保护这面红旗，曾牺牲了许
多新四军战士宝贵的生命，看到这面红旗，新四军战士就会冲锋
陷阵，奋勇杀敌；红旗就是号角，红旗就是胜利，红旗就是使命。

每当“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父亲就会将这面红旗拿出
来，对我们子女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那些故事，我们听了一遍又
一遍，伴随着我们一步步成长起来……

父亲说道，在一次战斗中，为了保护这面红旗，有个名叫王大
森的人，不幸英勇牺牲，年仅 18 岁。王大森 16 岁就参加了新四
军。在战斗中，王大森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他立下了赫赫战功。

有个名叫陈东水的人，是一名山东汉子，他身体壮硕，身背一
把三尺多长的大刀。他挥舞起大刀来，像一阵寒风“嗖嗖”地刮过
来，人称“陈大刀”。一次，“陈大刀”与战友们袭击一座鬼子的炮
楼。他抡起大刀左砍又劈，敌人倒下一大片。突然，他看到一个鬼
子端枪正要向高举红旗的新四军战士射击，他飞身跃起，用自己
的身体阻挡了飞来的子弹……

他是一名红旗手。新四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后，他就跑到新四
军队部，要求参加新四军。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放牛
娃。”首长看到他个子矮小、瘦弱，就交给了他一面红旗，让他当一
名红旗手。他高兴极啦，把那面红旗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捧着个宝
贝似的……

一次，在反“扫荡”战斗中，“红旗手”在部队发起进攻，高举红
旗向前冲锋的时候，不幸中弹牺牲。牺牲时，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红
旗矗立在地面上，双手紧紧地攥住旗杆，鲜血染红了红旗下地面
上的泥土……直到牺牲， 大伙也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他叫“红旗手”。

……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1 周年来临之际，父亲和他的几个老战

友，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巢无烈士陵园。他们手捧着那面被鲜血染
红的红旗，向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无名烈士墓默哀、敬礼。

大山无语，清风阵阵。空谷间，人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面面鲜
艳的红旗，那一面面红旗，在迎风招展，猎猎作响，指引中国人民
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制陶 盛 思 摄

父 亲
聂 浩

凌晨四点，我和父亲匆匆起床，我骑着摩托
车载着父亲往车站方向驶去。 天下着大雾，路灯
发出微弱的光，路旁树影模糊。

坐上车子，一路颠簸，上班前我们赶到了省
立医院。 我忙着办理挂号、缴费、取号等手续。 偌
大的医院大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我来回奔忙，
父亲身体受不了，只好在一个拐角蹲着等候。

这几年，由于年事已高，父亲身上的疾病越
来越多，帕金森和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病魔困扰着
他。 左手抖得厉害，头晕，右腿疲软，行走越来越
困难。 年前到市医院检查，做核磁共振时，又查出
脑部有一个 2 到 3 厘米的肿瘤。 虽然医生说是良
性的，全家人还是陷入恐慌之中。 当时我们商量
的结果是，趁年前家有人手，到省城好些的医院，
把手术做了，过年也好放心。 可父亲坚决不愿意，
说是年前时间太紧，暂时没什么，等年后再说，大
家也只能同意。

后来听母亲说，父亲考虑的是，自己已年近
八十，真要动手术，还不知是死是活，要是有个万
一，一家人年都过不好了，还是先让全家人过个
安心年再说。

我们挂号的神经外科在三楼，乘电梯时父亲
步履迟缓，身体左右摇摆，我在旁边紧扶着他，生
怕他一不小心摔倒。 联想到这一年来，母亲几次
提起， 说他平时自己连衣服扣子都扣不上了，吃
饭时饭粒会撒一地。 他几次上近处的菜市场买
菜，中途腿疼得不能再走，头也晕得厉害，只好就
势呆在那儿，打电话叫人去接。 我感觉以前那个
强壮而坚强的父亲正逐渐离我而去。

父亲 13 岁爷爷去世， 他作为长子不得不和
奶奶一起开始挑起一家 5 口人生活的重担，当时
最小的老叔才 3 岁。 干农活，当会计，直到后来当

教师，不管干哪个行业，父亲都以严厉、认真，极
能吃苦的硬汉子形象示人。

这些年，父亲既要关注大家庭，又要操持我
们兄弟三人的读书、就业、成家等事务，由于家境
贫寒，其中辛苦可想而知。 但由于父亲严肃而沉
默的性格，加上他少和我们交流，所以我们对他
身体和精神上的过度透支和日益衰老的情状并
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和关心。 也许是因为我们
这些年一直安于他的庇护而显得麻木的缘故。

在等待门诊的时间里， 父亲一改往日和在
车上时的沉默， 和我聊起家里放不下心的一些
琐事。 我安慰他，既然以前的医生已确诊肿瘤是
良性，那就不要担心,现在医疗技术发达了，万一
动手术， 也只是小手术而已， 很快就会好起来
的。 说话间，我注意到父亲花白稀疏的头发和蜡
黄凄然的面容， 心里一阵酸楚， 便急忙扭过头
去。

中午 11 时许，我们终于等到了门诊。专家的
意见是：考虑到父亲的年龄、身体状况以及脑部
肿瘤是良性等情况，建议手术暂时不做，先吃药
治疗，半年后拍片观察肿瘤是否有所改变的情况
再做决定。听到这里，父亲似乎有些宽慰和放松，
脸上难得地出现笑容，适逢侄女打电话询问检查
情况，他声音颤抖着连说几句：“还好，还好……
暂时不要动手术了，我们马上就回家……”

简单地吃了点饭，父子俩便迫不及待地踏上
了返程，好像离开家里很久了似的。

我把视线投向窗外，道路两旁的白杨树随着
车子的前行而飞快地向后退去。 也许这每一棵树
里都深藏着一个历经沧桑的故事。

回头看看，不知何时，身旁的父亲已发出轻
微的鼾声。

搬 家
王维钢

元贵家房子卖了， 老两口要搬到城里儿
子家去了。这个消息在娄房村不胫而走，大家
都无不羡慕地说， 元贵儿子不光有钱而且还
孝敬，老两口早该去享清福了。

说到搬家，老两口这也是最后一步棋了。
虽然儿子儿媳一直叫他们进城， 但他们

不习惯城里生活，说啥也不同意，毕竟在小孤
山农村生活了几十年，故土难离。可这几年不
行了，元贵因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小腿越来
越麻木了，几乎干不了农活。儿子说，都这个
状态了，再不搬家，这不叫邻居笑话掉牙吗？
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 买个药都得求人。无
奈，老两口只能下定决心，搬家！

元贵家开始热闹起来了。 天天三三两两
的有人来， 一是来唠唠嗑， 乡里乡亲几十年
了，的确有些不舍，二是来看看能不能淘点家
里能用得上的东西。 元贵老婆是个爽快人，
“我们用不上的，拿不走的，你们看啥好拿啥
啊！”锄头、铁锹和簸箕之类就白送了，磨面
机、铡草机和电动自行车都是给点钱就卖了。
大家也是乐呵呵地选着自己需要的物件。

后院的马婶也来了， 她看好了元贵的铁
苞米仓子。她还真有眼光，苞米仓子的四个腿
是加厚铁管做的，四壁的网眼很密实。说到价

钱，元贵老婆有些不高兴了，她说：“她婶子，
这哪能要你的钱，去年你元贵哥农药中毒，幸
亏你们两口找车去医院， 否则他的老命早就
见阎王爷了。俺欠你多大个人情啊！苞米仓子
再要你的钱，这不是打我脸吗？”马婶有些不
好意思了。“看你， 邻里邻居的， 谁用不着谁
啊！俺也是经常上你家借这借那的，再说，你
这一走，我们打麻将还三缺一了。不过去了城
也好， 这样孩子就不用城里农村两头跑了。”
元贵老婆望着苞米仓子动情地说：“是啊，孩
子每年都回来帮着收秋， 每次就像扒了一层
皮， 总是叨叨赶紧搬家。 可俺真舍不得这土
地，这房子，还有你们这些邻居。到了城里除
了孩子，再哪有认识的人呢？”马婶看元贵老
婆眼睛有些湿润了， 赶紧转移了话题，“老嫂
子，习惯就好了。我想去，还没人要呢！”两人
哈哈地笑了起来。

房西头，元贵正在叮嘱来买牛的二宝。

二宝是昨天来定价的， 他相中元贵家的
牛，拉活好，走路快，长相带劲。牛才五岁多
点， 正是年富力强时候。 这牛一年下一个崽
子，每次都下母的。要不知根知底，二宝也不
能买。

元贵最后一次给牛梳理着毛， 他比以往
哪次都梳得仔细。 他表情严肃地对二宝说：
“牛卖给你，俺还真有些不放心，你可不能光
打麻将叫牛饥一顿饱一顿啊， 那这一冬天牛
伺候不上，可就瘦成了干。记住每晚都得给点
玉米面舔舔，喝点豆饼水，水要温一下，否则
冬天就会掉膘，开春可就不能种地，更别说下
崽子了。”二宝呵呵地笑着说：“叔，你一百个
放心，我也会像你一样侍候着它。”元贵没言
语，二宝的话他半信半疑，要不是着急，才不
会把牛卖给他。元贵轻轻地拍了拍牛屁股，表
情有些黯然，说了句“走吧！伙计。”牛像似听
懂了元贵的话，“哞”地叫了一声与主人离别。

二宝牵着牛走了，元贵看着牛棚，心里空
落落的，他流了眼泪，像失去了多年的朋友，
心里怪难受的。他也不知这个“朋友”今后的
命运会如何。

搬家的头天晚上， 老两口躺在炕上怎么
也睡不着觉，就唠开嗑了。元贵说，老婆子，你
说有句话叫叶落归根，我们这是把根丢了，叶
还飘走了！老婆叹了口气，说，你可别感慨了，
就你墨水多。世道变了，现在是孩子在哪儿家
在哪儿。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第二天搬家时，来了不少邻居，大家你一
件我一件的，不大一会儿就装完车。上车时，
元贵老婆望着大家说：“以后有机会俺还会回
来看大伙的，现在交通也方便，你们要是进城
了，给俺打电话啊！”她还是没能抑制住情绪，
哭了。马婶见状，心里也酸溜溜的，她一边打
开车门一边说“老嫂子，天不早了，还下着雪，
赶紧上车吧！”

司机按响了喇叭声，汽车缓缓前行，渐渐
地离老房子越来越远。

元贵老两口依依不舍这片洒过汗水的土
地，这座充满温情的房子，还有这里弥漫着
的浓浓乡情。他们知道，从明天起，太阳将从
城里的东方升起。

无情的石头
赵向辉

因为昨晚刚下过大雨， 赵师傅修自行车的摊位前积了一大汪水，
每次汽车或者电动车经过，脏水都被溅起来老高，有时还溅湿来修车
的顾客。 由于没有清扫工具，赵师傅搬来一大块带混凝土的建筑垃圾，
像块大石头，放在那里提醒过路车辆绕开，效果很好。

临近中午，我正在修自行车，一辆轿车开过来，没有绕行，直接就
骑在了大石头上。 司机是个小伙子，下车看了看，石头正好顶在右前轮
内侧，用手搬，拿脚踹，怎么鼓捣也出不来。

小伙子上车，慢慢前挪，石头跟着走，慢慢后移，还跟着走，好像赖
上了一样。小伙子再下车，再搬，再踹，石头就是不出来。小伙子开始挠
头了，皱着眉，看看天，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不行慢慢开吧，把它带到一个地势低的地方就好出来了。 ”
小伙子说：“不行，万一顶坏了底盘什么地方，事儿就大了。 ”我又说：“不
行找个千斤顶，把车顶起来。 ”小伙子说：“我车上正好没有，旁边谁有
啊，我去找找。 ”

过了几分钟，小伙子回来了，无奈地说：“都没有那玩意儿。”赵师傅
说：“这样吧，找一块小点的砖头，垫在车轮前，开上去停车刹住，就能取
出那块大石头了。 ”小伙子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去找砖头。我也觉得
有道理，便决定帮他看着位置。

小伙子抱着一块比车底下那块小不了多少的石头回来了。 赵师傅
说：“有点大，最好是一块砖头，这个怕是车轮轧不上去。 ”我也说：“没平
面儿，就算轧上去，也不敢说正好停在那上面啊。”小伙子说：“实在找不
到小的，试试吧，我是老司机了，技术还行。”我心说，老司机了还骑石头
上，骗谁呢？

他把石头垫好，发动汽车，头一下加油门没上去，第二下加油门上
去了，我喊停，他没停住，车轮轧过了石头。 也就是说，第二块石头也进
到车底下了，而且，因为没在水坑里，比第一块石头显得还高，直接顶死
了。 再发动汽车，前轮只是空转，小伙子彻底无语了。

赵师傅说：“叫几个人帮你抬一下吧，没准儿能行。 ”小伙子说：“那
敢情好，多谢师傅了！”于是，赵师傅向左右店铺招呼了几嗓子：“来帮忙
啊！ 来帮忙啊！ ”来了四个老爷们儿。 加上我和赵师傅，六个人喊着号
子，一下就把车抬起来了。 小伙子跪在地上把两块石头滚出来后，我们
才放下，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的。

小伙子说：“谢谢各位！ ”我们都说：“不客气。 ”
小伙子打开车门， 里面传出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真是笨死

了，好了吗？ ”
我们像是被施了定身法， 赵师傅脑门上的青筋更是突突地直蹦，

骂了一句：“什么破石头。 ”

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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